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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曾有很多名称，现代
较为常用的笼统称呼为“茶室”，大约是在17世纪
初期才开始出现。在15世纪时，大多称为“喫茶之
亭”“会所”“茶汤座敷”“数寄座敷”“茶汤间”“茶

礼席”“茶屋”等。16世纪开始又出现了“小座敷”
“小间”“座敷”“囲”“数寄屋”“草菴”“庵”等称呼。
从这些对日本茶道饮茶空间的称呼来看，在日本
茶道形成初期， 作为饮茶空间的称呼大多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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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属饮茶空间的确立，是日本茶道有别于其他茶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从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发展历程

来看，不仅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曾深受中国茶道空间观影响，而且其饮茶空间面积的大小亦长时间取决于茶人拥有“唐

物”茶器的多寡。比较而言，中国茶道更重视饮茶空间的境况，器随境转，因品茶场地变化会对茶器进行增减；日本茶道

正相反，境因器变，四张半榻榻米茶室最初就是给仅拥有一种唐物茶器者设计的。原本供经济状况等欠佳的嗜茶者使

用、面积小于四张半榻榻米的“小座敷”，却因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及其弟子、儿孙们对逼仄饮茶空间的推崇，而成

为最具日本特色、中日文化交融的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并受世人追捧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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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Exclusive Tea Drinking Space in Japanese Tea Ceremony
Zhang Jianli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exclusive tea drinking space i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different from other tea cultures.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xclusive tea drinking space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not
only was it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patial view of Chinese tea ceremon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tea cere-
mony, but also the size of tea drinking space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karamono" owned by tea drinkers for a long time. Com-
paratively speaking, Chinese tea ceremon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tea drinking space. The tea utensils change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tea utensils will be increased or decreased due to the change of tea tasting sites. Japanese tea cer-
emony is just the opposit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due to utensils. The four and a half tatami tea rooms were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those who have only one kind of karamono. "Tiny tea house" covered an area of less than four and a half
tatami originally for the use of the poor economic conditions, such as those addicted to tea. However, due to the praise of Qian
Rikyu, the master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as well as his disciple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for the narrow tea drinking
space, it has become the exclusive tea drinking space with the most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sought after by the world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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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字。自16世纪之后，省略了“茶”字的称呼开
始通行，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
间认知的普及与深化。及至今天，上述称呼依旧
存在，但比较而言，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习
惯于笼统地称为“茶室”，而对具体的茶室则会称
之为“某某庵”，如称千利休的代表茶室“待庵”、
日本茶道三千家中里千家的代表茶室“今日庵”、
表千家的代表茶室“不审庵”、武者小路千家的代
表茶室“官休庵”、日本茶道里千家北京道场茶室
“青交庵”等等。目前，学界关于日本茶道专属饮
茶空间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不同茶道流派代表性
茶室及现代茶室建筑方法的介绍方面 ［1］，或者是
集中在对传统茶室精神内涵等的阐发上 ［2］，鲜见
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通

史性的研究。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研究日
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助于
深入理解日本文化特点，而且对我们思考构建新
时代中日文化认同路径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对中国茶道空间观的

继承

从日本现存的寺社古文书、公家日记等文献
史料中关于饮茶的记载来看，饮茶文化自中国传
入日本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季读经”等
宗教活动的重要一环， 或者是以斗茶的形式，作
为贵族们鉴赏宋元时期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唐
物”时的助兴活动而开展的。鉴于中日茶文化间
的渊源关系，以中国茶道空间观为参照，将更有
助于将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特

点梳理清楚。
（一）因境择器的中国茶道空间观
茶本得天地精华、禀山川灵性之嘉木。因此，

中国历代茶人格外注重在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的

大自然中品茶，在山清水秀的时空中追求那种能
令人体悟超凡脱俗的茶意境 ［3］。为了不破坏那种
自然天成的茶趣意境， 甚至会因饮茶空间的不
同，而舍弃一些被视为事茶必不可缺的茶器。
例如，陆羽《茶经》“九之略”中就有如下记

述：“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

薪、鼎 歷鉗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檛、火筴、交床等
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

以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合废。若援藟跻岩，引
絙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
末等废。既瓢、碗、竹筴、札、熟盂、鹾簋悉以一筥
盛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
器阙一，则茶废矣。”［4］（P101-102）

中国历代茶人们对饮茶空间的自然意趣虽

然要求很严格，但比较而言，却一直不太热衷去
构建一个固定专属的饮茶空间，即使是现代一些
茶艺馆或者是茶空间，观其内部陈设等也大抵如
此。与日本茶道比较而言，恰如江西省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施由明所指出的那样：“最早对中国茶
艺系统化的陆羽, 也只是对如何采茶、 制茶、选
水、烧水、茶具及品茶的适宜之人等谈了自己长
期体会所得的经验和技巧, 并没有去严格程式、
场地等。中国历代茶艺高手或茶学著作的著述者
都遵循陆羽风范,大多讲究选水、烧水、采茶、制
茶、储茶等的要领 ,并不一本正经地刻意规定程
式和动作,而所追求的主要是一种境界,一种美的
体验,追求精神的放松,放下人生的烦恼,在和大
自然合为一体中享受生命的乐趣。因而,中国国
民品茶大都是比较随意的：可在鲜花丛中,在溪
水边上,在漂荡的孤舟中,在月光下,在晚霞里,在
幽雅的环境中,在寒夜独坐时,等等。至于动作程
式更加随意,可坐着喝,也可站着喝,还可蹲着喝
等,只求精神放松,天人合一。然而,日本的茶道却
和中国的茶艺大相径庭,他们也追求精神放松,追
求‘无我’境界, 但他们对场地却是有那么严密
的规定,甚至对房屋结构也有那么严格规定,至于
程式和动作,那更是一招一式,都很规范乃至于刻
板,这都是因为他们重规范的民族特性所决定的,
同时,茶道也恰好反映了这一民族特性。”［5］

日本茶道空间以及点茶法近乎刻板的程式

和动作，源起于何时，是否皆因日本人重规范的
民族特性所决定，值得深入探讨。但至少从日本
现存茶文献来看，日本茶道形成初期的饮茶空间
与中国茶人的饮茶空间意趣是非常相近的。

（二）模仿中国茶道空间的“吃茶之亭”
《吃茶往来》是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

初期以吃茶为主题的往复书简，也是现存日文文
献中最早出现“茶会”一词的文献。该书简中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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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举办茶会的场所“吃茶之亭”。《吃茶往来》中
记录的“茶会”，是当时日本上层社会较为流行的
斗茶。使用的茶是京都栂尾高雄之茶，斗茶形式
是“四种十服之胜负”，各种悬赏物就挂在立于吃
茶之亭北侧亭壁的一对屏风上。

《吃茶往来》虽然是日文，但基本与汉文相差
无几，故对部分原文照录如下：“昨日茶会无光临
之调，无念之至恐恨不少。满座之郁望多端，御故
障何事？抑彼会所为体，内客殿悬珠帘，前大庭铺
玉沙。轩牵幕，窗垂帷。好士渐来，会众既集之后，
初水纤酒三献，次索面茶一返，然后以山海珍物
劝饭，以林园美果甘哺。其后起坐退席，或对北窗
之筑山，避暑于松柏之阴；或临南轩之飞泉，披襟
于水风之凉。爰有奇殿，峙栈敷于二阶，排眺望于
四方。是则吃茶之亭，对月之砌也。左思恭之彩色
释迦，灵山说化之粧巍巍；右牧溪之墨绘观音，普
陀示现之姿荡荡。普贤文殊为协绘，寒山拾得为
而饰。前重阳，后对月。不言丹果之唇吻吻，无瞬
青莲之眸妖妖。卓悬金兰，置胡铜之花瓶。机敷锦
绣，立鍮石之香匙火箸。”［6］（P859）“茶礼将终，则退
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
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或歌或舞，增一座之
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6］（P860）

从上述文献内容来看，参加聚会之人用过简
单的餐食之后，便移步至称之为奇殿的“吃茶之
亭”开茶会。所谓吃茶之亭，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吃
茶而建，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沙龙会所，是当时日
本上流社会赏玩由中国等进口的所谓 “唐物”器
物绘画等，兼带进行斗茶和大摆酒宴“劝酒飞杯”
尽兴歌舞之场所，严格地讲还不能说是一个饮茶
的专属空间。“吃茶之亭”的建筑风格与中国茶道
所推崇饮茶空间的意境几无二致。
二、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

座敷”的演进
也许是出于对中国唐代文化的尊崇，古代日

本人习惯将从中国进口的物品统称为“唐物”。所
谓的 “唐物”， 也并非仅指唐代出口到日本的物
品，宋元明代出口到日本的物品也被笼统地称之
为“唐物”。“唐物”中也包含很多来自中国各个时
代的茶碗等茶器。 与茶道文化母国中国相比，日

本茶道有着天然的缺陷，即除了日本上流社会的
权贵们之外，一般修茶人不可能人人都能拥有来
自中国的“唐物”茶器。一部分茶人或许能够入手
几件唐物茶器，但能像“吃茶之亭”主人这样拥有
如此多唐物者也是凤毛麟角。 据宽永3年（1626）
刊行的茶书《草人木》中记载：在日本茶道形成初
期，人们将修茶者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茶人
指的是身世优渥、富有家财且拥有诸多唐物茶器
者；中等茶人指的是那些虽然富有但缺乏唐物茶
器或虽然拥有唐物茶器但不够富有者；下等茶人
指的是那些既不富有亦不持有唐物茶器者，也将
下等茶人称为侘茶人 ［7］（P145）。千利休的弟子山上
宗二于天正16年（1588）撰写的《山上宗二记》中
也将茶人分为三类，其中，将虽然一件唐物茶器
也没有，但具备修道意志坚定、有创意、有功夫这
三个条件者，称为侘茶人［8］（P52-53）。
如上两本茶书记载的“侘茶人”含义虽然略

有不同，但他们具有一个共性特点是都不持有唐
物茶器。于是，如何处理不持有“唐物茶器”者修
习茶道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日本茶人寻求茶道文
化本土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被称为日本茶道开
山鼻祖的村田珠光，曾提出了“汉和交融乃此道
最重要之事”的主张 ［7］（P3）。这里所谓的“汉”即中
国，“和”即日本。对此，很多研究者喜好做精神层
面的挖掘。其实，从修习茶道的实际操作层面来
看，亦可将其理解为解决无法完全使用茶道文化
母国中国的茶器习茶这一困境的方案，即将来自
中国的茶器与日本本土茶器混合搭配使用，这在
日本茶道形成初期无疑大大缓解了唐物茶器不

足造成的困惑，但在日本茶道初创期欲完全摆脱
唐物茶器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茶道形成
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村田珠光、武野绍
鸥和千利休想到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在饮茶空
间上下功夫，即压缩饮茶空间，以免去拥有唐物
茶器较少或根本就没有唐物茶器者修习茶道的

尴尬。据《山上宗二记》记载，若饮茶空间太大而
拥有唐物茶器太少， 就会显得空空落落不好看。
于是茶人们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仅拥有一种唐
物茶器者可以使用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没有唐
物茶器者则使用小于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在武

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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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绍鸥时代，三张榻榻米大小的茶室是没有唐物
茶器的侘茶人专用茶室。武野绍鸥还专门为自己
的弟子、没有一件唐物茶器的山本助五郎设计了
一个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8］（P101）。
通过压缩空间的办法，解决了缺少或不拥有

唐物茶器的尴尬，但也不得不相应压缩“吃茶之
亭”的功能。如上文所述，“吃茶之亭”的功能概言
之有四个，即“吃茶”“酒宴”“唐物展览”“歌舞管
弦”。熟悉日本茶道者大概会马上意识到，直至今
天，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除舍去了“歌舞管弦”
之外，“吃茶”“酒宴”“唐物展览”这三个功能一直
得以保留。日本茶道的正规茶会一般由“前席”与
“后席”两部分构成。“前席”保留的是“吃茶之亭”
的“酒宴”功能，只是原则上要求将酒控制在三巡
之内不搞“劝酒飞杯”开怀畅饮；“后席”保留的是
“吃茶之亭”的“吃茶”功能，但吃茶的形式和内容
都发生了极大改变，昔日的“斗茶”只能在名为
“茶歌舞伎” 的点茶法中还能见到一些当年的残
影。“吃茶之亭”的“唐物展览”功能，则被日本茶
道专属饮茶空间中最独特的部分“壁龛”（日语称
作“床の間”）所承担。壁龛，就是昔日“吃茶之亭”
展示唐物茶器场地的一个微缩空间。当然，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壁龛” 也并非唐物茶器专属空
间， 而更多是一个汉和茶器交融并存的空间。据
元龟3年（1572)左右面市的茶书《乌鼠集四卷书》
记载，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壁龛”的建构也是
以是否拥有唐物茶器为标准的，不仅壁龛的天井
高低要根据所持有的唐物字画长短宽窄进行调

整，甚至连对壁龛的木框也有严格要求，“拥有唐
物茶器者壁龛的框必须是用漆涂过的，但一种唐
物茶器都没有的人使用原木就好”等等［9］（P126）。一
个标准的茶室，一般距离“壁龛”最近的位置就是
首席嘉宾的位置。关于其原因一直众说纷纭，其
实从“吃茶之亭”的“唐物展览”功能来推断，这样
做显然是最合乎礼仪的了，因为这是最方便首席
嘉宾欣赏唐物茶器的位置。
日本人在将中国茶道本土化过程中，特别是

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在品茶空间方面形成了一
个基本共识，即以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为界
限，大于和等于四张半榻榻米的品茶空间是拥有

唐物茶器者的空间，小于四张半榻榻米的品茶空
间是一件唐物茶器也没有的“侘茶人”的空间，由
此完成了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
座敷”的演进。众所周知，日本茶道品茶也不是仅
局限于室内，也有在野外举办茶会的做法。但无
论在野外还是在室内，皆遵循唐物茶器中心主义
的做法，并没有像前文陆羽《茶经》“九之略”中所
记述的那样， 因品茶场地变化而简化所用茶器。
特别是在举办野外茶会时，不仅不以山野景致为
主，甚至还强调如何使用唐物茶器来避免人心旁
骛。据元禄时代（1688—1704）问世的日本茶道圣
典《南方录》记载，千利休曾明确教示弟子称：野
外点茶场所应该选择土地清洁之所，一般应该选
在松阴、河边、青草坪等地为宜。主客之心皆应以
清静洁白为第一。野外点茶虽无定法，但一些基
本规矩必须遵守。如果野外景致胜过茶趣，茶会
则将散漫无物。野外点茶的根本要义在于如何才
能令客人收心专注于茶。为此，可以考虑所使用
的茶器中加入一个秘藏的唐物浓茶器等来收摄

人心。在大善寺山举办的野外点茶，就特意将“尻
膨”唐物浓茶器装在茶箱里做茶会，对此要好好
体会。 其他器物等也要注意保持洁净清爽之感。
不可贪恋俗情助兴而将品茶空间变成等闲之地，
令客人倦怠无趣而移情山野景致。所以说，非积
年修茶者，难以成就野外点茶［10］（P15）。“尻膨”是一
种茄形唐物浓茶器，武野绍鸥、千利休等茶人都
比较喜爱这种形制的唐物浓茶器。千利休当年所
拥有的“尻膨”唐物浓茶器，经过幕府将军德川家
下赐给了在关原之战中立下战功的细川三斋，如
今仍被保存于细川家的美术馆永青文库。
三、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象征意义的积极

转换

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大概在武野绍鸥时代完
成了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座
敷”的演进。今天一提到日式房间，人们多会自然
联想到铺满榻榻米的房间。其实，古代日本的房
屋并非最初就都铺满了榻榻米，而是大约14世纪
以后，在一些贵族宅邸或大寺院里才陆续出现了
铺满榻榻米的房间， 日语将这种房间称为 “座
敷”。从房屋面积来看，四张半榻榻米的“座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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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显得很小了，更不用说仅有三张乃至两张半榻
榻米大小的饮茶空间。所以，也便有了“小座敷”
这个称呼。 有时候人们也会称日本饮茶空间为
“草庵”， 看其建构外观与茅草屋还真就很相似，
三张乃至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茅顶泥墙竹窗空

间，虽无庄严，却也精致。无论人们如何想将其与
禅等结合起来阐发其精神内涵，但从日本茶道初
期对所谓侘茶及饮茶空间的理解来看，基本上还
是从经济条件的好坏来理解的。因此，在当时，狭
小饮茶空间“小座敷”象征的只是其主人的贫穷
乃至低微的身份而已。
但是，据《山上宗二记》记载，以是否持有唐

物茶器为标准来决定茶人适合使用的品茶空间

大小，只是截至武野绍鸥时代（1502—1555）的事
情。千利休（1522—1591）并不同意这种单纯以贫
富来看待狭小茶空间的做法。虽然千利休在跟随
武野绍鸥修习茶道期间还是谨遵师承，但千利休
也在刻意追求缩减到极限的饮茶空间，并赋予其
更积极的价值 。 “到了丰臣秀吉时代 （1537—
1598），上上下下都开始流行使用三张榻榻米、两
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空间”［8］（P101）。 也就是说，在
16世纪末， 日本茶道形成初期的空间观被打破，
四张半榻榻米以下的茶室不再是没有唐物茶器

者专用空间，反倒成为所有茶人们争相使用的饮
茶空间， 甚至一统天下的丰臣秀吉也不例外，其
所建造的黄金茶室就是普通的三张榻榻米大小

饮茶空间，亦被视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又称织丰
时代（1573—1603）对极之美的典型代表。

《山上宗二记》中将茶人分为三类，其中将鉴
赏力强、茶汤功夫好、以教授茶道为生者叫“茶汤
者”；将虽一件唐物茶器也没有，但具备坚定的修
道意志、有创意、有功夫这三个条件者，称为侘茶
人；将既拥有唐物茶器、鉴赏力强、茶汤功夫好，
又具备侘茶人这三个条件者，称为名人 ［8］（P52-53）。
按照山上宗二的标准，千利休就是一个茶道“名
人”。“宗易（千利休）在京都首次建造了一张半榻
榻米茶空间，当时甚为罕见，但这却不是普通茶
人能够驾驭的茶空间， 因宗易已至名人茶境界，
移山为谷、以西为东，虽打破了茶汤之法，但唯随
心所欲不逾矩方才有趣。宗易于大阪建的细长三

张榻榻米茶室，也是唯持有唐物茶器者，或茶汤
功夫深厚者方可使用，修习时日尚浅者是难以驾
驭的。”［8］（P102）也就是说，从千利休时代开始，日本
茶道专属饮茶空间象征意义发生了积极转换，狭
小茶空间“小座敷”象征的不再是其主人的贫穷
乃至低微的身份，反倒变成了非茶汤修为深厚已
经达“名人”境界者不能驾驭的饮茶空间。据《南
方录》记载，千利休经常对其弟子南方宗启讲的
一句话就是开篇这句：“茶汤虽以台子为根本，但
心之所至唯有草舍小座敷。”［10］（P3）稍作补充解释

一下，台子点茶法源自中国，而且自然所用茶器
皆为唐物茶器。也就是说，在千利休看来，日本茶
道虽然的确是以中国茶道为根本，但其所追求的
最高精神境界则是面积在四张半榻榻米以下的

草舍小座敷。
通篇研读《南方录》则会发现，《南方录》开篇

记载的千利休这句话，其实正是对村田珠光倡导
的“汉和交融”精神的最好体现。从宽广的“吃茶
之亭” 到仅仅一张半榻榻米大小的饮茶空间，虽
然外形有缩减， 但修习日本茶道者大概都很清
楚， 其实日本饮茶空间无论物理空间如何缩减，
缩减的主要都是客人的空间而已。换言之，饮茶
空间缩小了，能够邀请的客人也就少了，但包括
摆放茶道具在内的主人点茶空间并未进行任何

缩减，并且即使是不再使用台子点茶，仍然严格
遵守着依据台子大小尺寸确定的规矩。而台子点
茶法的规矩则来自《易经》。可以说，自中国茶道
至日本茶道，一以贯之源自《易经》的阴阳和合精
神并未被改动分毫。一次正规的茶事是由“前席”
的“用餐仪礼”与“后席”的“饮茶仪礼”构成。千利
休教导弟子说，这两种仪礼的进行必须遵从一个
大的准则，即必须是“前席为阴，后席为阳，此乃
大法也”［10］(P212—214)。那么，怎样做才能使“前席为
阴，后席为阳”呢？方法之一是根据茶室中点茶
前摆设的茶器数量及其摆设方法来判定， 而支
撑这些规矩做法的恰恰也是《易经》。详细内容
可参见《南方录》的“墨引”篇和相关研究著作
［11］，在此不复赘言。
总体而言，无论从日本茶道文献，还是从具

体茶道实践来看，日本茶道专属空间即使是缩减

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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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千利休茶道名人境界才能驾驭的一张半榻

榻米大小的空间，但其核心的点茶空间依旧未被
缩减分毫，其实质缩减的只是外形，源自《易经》
理念的阴阳和合精神与中国茶道依旧一脉相承。
因此说，所谓最具日本特色、受世人追捧至今的
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实质上也是汉和文化交
融的最佳例证。
四、结语
通过以上粗浅的梳理可知，对于曾经置身于

茶道文化下游的日本而言，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
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实质上也是日本人建构对
中国文化认同与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在这一建
构过程中，当年的中国茶道无论从形式还是理念
方面皆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给养。
日本茶道始终没有失去对中国茶道的敬畏

之心，大凡有过日本茶道秘传点茶法修习经验者
都知道，日本茶道最核心的秘传点茶法，直白地
讲就是中国古代器物保护技法大全。 在日本，因
地域不同，榻榻米的尺寸一般分为5类，但传统茶
室榻榻米尺寸还是以京都及关西地区使用的尺

寸为尊，日语称之为“京間”或“本間”，其榻榻米
的尺寸长 6尺 3寸 ×宽 3尺 1寸 5分 （191cm ×
95.5cm），这也是榻榻米最大的尺寸了。日本茶道
专属饮茶空间从宽广的“吃茶之亭”缩减至面积
仅有一张半榻榻米的“小座敷”，其空间的逼仄程
度可想而知。即使如此，其实“小座敷”也就是外
形看起来被缩减到了极致而已，其核心的点茶空
间依旧未被缩减分毫，依旧秉承着源自《易经》理
念的阴阳和合精神。
日本茶道作为日本之美的综合载体，在日本

国内充分发挥着教化功能，面向世界又作为展示

日本文化软实力、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的媒介一直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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